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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的爸爸
　

剛自學校畢業時，東奔西跑總是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雖然拿的是大學畢業證書，學的也是熱門的大眾傳播，但是，因著個性的羞澀及嚴重的自尊心不足，所以老是拒絕於傳播媒體的門外。

再經過整整四個半月的尋尋覓覓之後，我決定瞞住對我充滿期待的家人，到一家餐廳上班。

初時，我對餐廳的輪班制度非常不能適應，常常是今天上晚班（從下午到凌晨兩點），隔天上中班或早班（早晨七點到下午四點），弄得飲食睡眠都極不正常。但是，漸漸地，我愛上了這樣一份時間「不正常」的工作。因為我發現，這份常常可以把人累得跟狗一樣的勞力工作，的確可以暫時讓自己忘卻所有的不得志和解決簡單得食宿問題。也因此常和同事們在下班後到附近的Pub玩到很晚才回家。

那天早晨七點鐘，我玩通宵未回租處，直接到餐廳去找早班的同事，同事告訴我，有個男人在等我。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慢慢走到同事指的卡座上（餐廳十點半開始營業），努力思索著趴在桌上一頭亂髮的中年人是誰。

他睡得很熟，全身帶著風塵樸樸的狼狽，想必是很累很累。我莫站了兩分鐘，才慢慢從他側轉趴睡的臉上認出他來──他，就是我老爸。原來，爸媽常打電話到租處找不到我，心裡早已懷疑我在台北根本不是如我對他們撒謊得在一家出版社上班。前一晚，母親夢見我半夜回到嘉義老家，在門上猛敲、求救，擔心有什麼意外，於是輾轉從我朋友口中問出我在台北市工作的地方，老爸就頂著十二月的寒風，連夜騎著摩托車前來。騎了那麼久的車，天又那麼冷，他當然早累得不成人形。那一刻，我第一次嚐到心碎的滋味不久，我辭了工作，到補習班補習考普考，最後，我總算得到一份讓爸媽欣慰的工作。

世上有一種愛會陪著你從出生到老去，那，就是「親情」。

爸爸的三個願望
 

某一天，老師出了一個家庭作業，是要每個小朋友當個小新聞記者，去訪問自己的爸爸，看爸爸們要三個什麼願望。

有一個小朋友一回家，等著爸爸下班回來就跟爸爸說了這作業，然後就開始訪問起爸爸了。爸爸先把他的家庭作業看了一下，一開頭都是問一些基本的資料，所以很快就訪問完了。最後是爸爸的三個願望。小朋友用著愉快且充滿期待的口吻問著爸爸：「爸爸，你的第一個願望是什麼？」然後就停下來看著他爸爸，希望從他爸爸口中聽到一個很了不起的答案。但是，他爸爸只跟他說：「希望吃的下。」

小朋友馬上叫了一聲：「爸，這算什麼答案呀？這個願望那麼平常，可不可以換一個呀？」

爸爸說：「孩子，你只是一個小記者，你不行左右被訪問人的答案呀。且被訪問的人說什麼，你都要明明白白的寫下他的回答，才是一個好的記者呀！」小朋友只好不甘願的寫下他爸爸的回答：爸爸的第一個願望是吃的下。

小朋友又充滿期待的問：「爸爸你的第二個願望是什麼？」

「睡的著。」聽到這裡，小朋友又大叫了一聲：「爸！別人的爸爸都在幫他們的小孩得高分，而你卻一直害我。」

爸爸又把他的話重新說了一次：「孩子，你只是一個小記者，你不行左右被訪問者的答案，被訪問的人說什麼你都要明明白白的寫下他的回答，才是一個好的記者。」小朋友又只好很無奈的寫下了：爸爸的第二個願望是睡的著。

小朋友又開始問爸爸的第三個願望了，而爸爸回他：「希望笑的開。」只見小朋友很不高興的說：「爸你別害我啦。」爸爸只好叫他去問他媽媽，看他媽媽怎麼說。只見小朋友跑去問完媽媽，回來就自動的寫下：「爸爸的第三個願望希望笑的開。」因為媽媽的回答跟爸爸是一樣的。

爸爸看小朋友不是很滿意，就跟小朋友說：「不然你可以在最後寫上你的看法呀！」小朋友於是在最後寫上：「我的爸爸每天回來就是看報、看電視、什麼都不做，襪子都亂丟，且喜歡挖鼻孔和扣香港腳，雖然這樣，但是我還是很愛我的爸爸。」

隔天，小朋友從學校回來了，爸爸問他，他的作業幾分。他回答：「９８分，全班第一高分，老師說，師丈最近失業了，所以睡不著、吃不下、也笑不開。」

我不偏心，我傷心
 

兒啊！媽媽和你講個真實的故事：有個老爺爺有三個兒子，老爺爺是講求公正的人，所以每每特別注意自己的三個孩子必須公平對待。老二先結婚，於是他給新婚夫婦一棟房子，並要求他們月付租金，免得兄弟認為不公講話；老大接著結婚，他也為他買了一棟新房子，付了和老二舊房子價值相等的頭期款，結果老大吵著為什麼要他付貸款，老爺爺被吵煩了，只好再給老大一筆錢去還貸款；老三尚未結婚，但要出國唸書，老爺爺很高興兒子能放洋留學，便又湊了一筆和給老大老二買房子相等的錢給老三，說：「爸爸是最公平的，一樣多的錢給你們，你哥哥們先結婚所以買房子，你就用這個錢去求取功名吧！」

不料後來，老二考上公費留學，靠自己的能力也出國唸書了。於是老大回家向老爺爺吵：「為什麼兩個弟弟都出國，我卻沒有？」幾年後，老三回國了，也向老爺爺吵：「為什麼兩個哥哥都有房子，我卻沒有？」老大、老三和老爺爺鬧翻了，幾乎互不往來，只剩下老二照顧老爺爺，但是老爺爺還是常提對子女要公平的原則，結果老二也生悶氣：「為什麼我最孝順，你卻沒有對我特別好。」

兒啊！你看那老爺爺一生盡求公平對待他三個兒子，但最後卻是三個兒子都覺得不公平，你說是誰的錯呢？

我發現，當我們之間的互動，若有什麼事是不順你意時，你就會埋怨：「每次都偏心！」這樣的例子，例如：我請你幫忙倒垃圾，你不想倒，我說你兩句；你想要玩弟弟的玩具，我堅持你必須先徵得他的同意；……等等，你都是以「每次都怪我，就是偏心！每次都偏心。」然後哭鬧叫罵收場。

這句「偏心」聽在老爺爺、媽媽和所有為人父母心上，真是傷心啊！

推動搖籃的手
 行事原本就有點不拘小細節的我，原本計劃星期日安排到國外推展業務。當我告知我兄長時，他卻說，今年我「又」不和家人共度母親節了嗎？

翻開月曆才知本月14號是今年母親節，心中對母親的歉意卻油然加深，我和長兄是家中倆塊寶。雖是親兄弟，但論長相與個性卻是完全不同型。兄長的像父親，但卻十足遺傳母親性格，十分內向。而我遺傳母親長相，卻十足擁有父親外向風格。

從小只知大哥身體不好，母親也要我多禮讓大哥，不要和他爭吵，所以在小時後，我儼然是我大哥的大哥，從小就擔起保護哥哥責任。記得我唸小學時四年級，唸六年級的大哥被班上小流氓欺負，結果我就帶一票好兄弟，前往堵了小流氓，但一回到家裡就被雙眼流著眼淚的母親叫住，他沒問我今天作了何事，只是要我跪在神案前想想，我今天作了那些事情。

「你用拳頭解決事情，日後可能就去當流氓。」這是我跪了半小時後母親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雖當時還不了解打架是何大事，但我知道母親很傷痛我這個行為，看著母親淚流滿面，她哽咽地說，嫁給父親，因身份地位不相同(母親是來自窮人家庭)，遭受到姑姑的歧視，更取笑她不識多少字的女人，日後如何教養小孩……？所以她說無論她受任何委屈，也要教好小孩。若是小孩唸書不成器，也決不會讓我們成為危害社會的流氓。

當時聽了有一點懂，但還不是很完全了解。上了國中時因父親生意作垮了，家中產業也相繼變賣還帳，而不識幾個大字與個性內向的母親，卻挑起家庭重擔，開始在市場學作生意。看她為孩子的未來，在學人么暍叫賣，看她為家庭的重擔，拋開她矜持性格大聲么暍，看她為已失去自信心的丈夫，汗流么暍，看她……我不禁淚下……。

唸升學班的兄姐與我，在學校均為出名優秀好學生，但我無法接受父親的自哀沉淪，更不願見到母親無悔的付出，只想喚回父親重新站起。已唸國二的我，決定放棄學業，幫母親工作賺錢。當我逃學去工作時，沒人知道我在何處，聽兄姐，說母親當時為找我，都沒作生意，一直在工業區找我，而且在我離開的五天，她除天天騎單車找我外，每晚均跪在神案前，祈求我平安能歸來，更是鼓勵兄姐要堅強，好好唸書。但她卻獨自在神案前，流淚祈禱。

被尋回家時，父親給予我一個耳光，這是父親第一次動手打人，家中小孩還未曾有人讓父親真正打過，更何況是耳光。母親擁抱著我，抱的我好緊，一樣沒對我多說幾句話，直罵我傻我笨，說我是家中傻孩子，總是沒搞清楚就惹事，然後母親真的真的真的好傷心哭了。

而我當時，卻感覺到在母親懷裡是多麼的溫暖，這種溫暖已好久沒感覺到了，淚水也再次流下。

五位兄弟姐妹都被母親叫到房間，哽咽的母親從大姐的大拇指開始咬下，留下一深深齒痕，二姐就被咬了食指，三姐就是中指，大哥無名指，而我是小指。咬完後母親要我們說出被咬感覺，兄姐與我皆言很痛，母親要我們在想想她為何咬我們兄弟姐妹手指頭。

聰明的大姐說五根手指頭就像我們五位兄弟姐妹，無論咬傷那一隻，其他也一樣會感到痛，而我們就如媽媽身上的肉，所以最痛的是媽媽，而且無論我們姐弟誰受傷，最痛的還是媽媽您。

大姐哽咽，再也說不出話來。而我母親早已擁抱著三姐與我在哭泣。

一連往事又勾起從前記憶，除了淚眼婆娑外，更覺對母親歉意，她無悔的教育，造就出我們兄弟姐妹之間的關懷與互相體諒，雖至今各分南北，但手足之情卻緊緊相牽，更感謝她用心的教悔，讓我劣根性能磨滅，更感謝她無怨無悔，讓一個瀕臨破碎的家庭，重回溫馨與歡樂。看著她已髮白的身影，不勝唏噓。

我是衷心愛您，感謝您，我敬愛的母親。感謝您的手，輕推搖籃，讓我如乘白雲安睡於甜夢裡，感謝您的柔背，讓我輕趴於你背上，讓我體會出你慈祥的溫暖，感謝您輕握我的手，陪我踏出人生第一步，因往後我會自己走得更沉穩更安然，感謝您......諸多話說不盡，唯一想說的，還是－－，母親，我愛您。
